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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29）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首席医官
（17） ■文/谢荣鹏

按照当时的情况，先逼近成都的是
二野部队，二野部队进入成都是很自然
的事。但邓小平和刘伯承从两个野战
军的协作关系考虑，认为二野进驻重
庆，成都就应该留给一野第十八兵团；
一野第十八兵团在进军大西南战役中
功不可没，应与二野平分秋色。令行禁
止，二野第三、第五兵团的将士们虽然
已经望见了天府名城的街巷，闻到了成
都小吃的麻辣香味，却还是掉头离去。
第三兵团开回川东重庆一带，第五兵团
则班师他们不久前才解放的贵州。

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西南全境只
剩下西康的一部分和西藏没有解放了。

西藏地处西南边疆，为喜马拉雅山、
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所环抱，平均海拔在
四千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西
藏一直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度，政治、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广大藏
族人民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
生活极其悲惨。十八世纪末，英帝国主
义侵入西藏后，长期勾结和控制西藏上
层统治集团，企图变西藏为它的殖民
地。一九三三年十三世达赖逝世以后，
由热振呼图克图代行达赖职务。一九四
○年二月二十二日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
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热振摄政期
间，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爱国意志，
努力使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进一步密
切起来。但是，热振的行动引起了英帝
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仇视，他
们先在一九四一年用造谣诽谤的办法压
迫热振下台，由达扎代理，然后又在一九
四七年逮捕杀害了热振。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
英美帝国主义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一再
插手西藏事务。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

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势力，敌视新
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英美帝国主义
的唆使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

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
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势在必行，刻
不容缓。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
就致电彭德怀，提出改由西南局、西南
军区和二野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
但是否就由二野负责解放西藏并未完
全确定。当时，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已在九月至十一
月基本解放甘肃、青海，从东北面和西
北面接近或进入藏区。邓小平和刘伯承
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正向四川、云南两省
和西康的北部地区进军，从东面和南面
接近藏区。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在苏联
访问的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西藏问
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
成。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
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
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
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
好走，班禅又在青海（1923 年 11 月，由
于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增长，九世
班禅被迫逃出西藏，流亡青海一带，
1937 年 12 月圆寂。十世班禅，原名宫
保慈丹（又称贡布才旦），1938年2月19
日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系
第九世班禅转世灵童。1949 年 8 月 10
日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解
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
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
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
经营西藏。”（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贺龙、
习仲勋、刘伯承的电报，1949年11月23
日。）（未完待续）

铁娘子康复

张仁杰“啊”了一声，很吃
惊，这个小子的命未免也太好了
吧。省卫生厅的专家医疗小组，
那岂是一般人就能随随便便进
去的？

李正坤这个“御医”，是专门
负责给中央领导看病的；而南江
省卫生厅的专家小组，就是南江
省自己的“御医”衙门，负责南江
省副省级以上领导的保健工
作。能够有资格进入这里的，那
绝对都是千挑万选、浪里淘沙后
剩下的“真金”。

整个南江省的医生，哪个不
是挤破了脑袋想钻进这里来？
因为除了是对医生医术的肯定
外，还有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天天跟领导们亲近，这前途还能
差得了？

曾毅明显有些意外，这事冯
玉琴可没讲过，自己怎么稀里糊
涂就成专家了？他连忙推辞：

“这不好，这不好，我人年轻，又
没有资历，怕是……”

“我说行，那就行！”冯玉琴
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打断了曾毅
的话，“年轻怎么了，没有资历又
怎么了，要是只讲这个，那专家
小组干脆办到养老院里算了。”

“对的，对的！”张仁杰连连
点头，“冯厅长目光如炬，要论医
术，我看咱们南江省也很难找出
几个能比曾大夫还高明的了，进
专家小组，那完全是够资格的。
曾大夫，你就不要推辞了嘛，这

都是冯厅长的一片关爱之心，千
万不要辜负了啊。”

曾毅还想推辞，但看到邵海
波一个劲朝自己摇头，他只好把
话收了回去：“我就怕自己到时
候做不好。”

“能不能做好，那得先做了
才知道。”冯玉琴躺在床上，“这
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你就去报
到。”

张仁杰心中艳羡，省院上上
下下有几百位专家，但能够入选
专家小组的，也不过寥寥四五人
而已，就是他这个院长，也都没
能入选。

曾毅只能先接受了：“谢谢
冯厅长！”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都还
没谢你呢，以后不要这么客气，
叫我冯阿姨，或者冯姨。”冯玉琴
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一半是嗔
怪，一半是亲切。

冯……阿姨？
张仁杰的脑子里像是被人

引爆了一颗炸弹，轰轰隆隆的。
冯玉琴一向严厉，不苟言笑，是
卫生系统出了名的“铁娘子”，平
时大家想见她一个笑脸都难，什
么时候听她用这种亲和的语气
跟人讲过话啊，这绝对是大姑娘
上轿——头一回！

张仁杰没有体验过冯玉琴
的那种痛苦，自然就无法了解她
此时此刻的心情。

多日病痛一朝解除，这感觉
就像是整个人重生了一般，看到
花都是鲜的，看到天都是蓝的。

冯玉琴现在怎么看曾毅都觉得
顺眼，特别是这个年轻人脸上那
副永远憨厚诚恳的笑容，让人浑
身上下都觉得舒坦。

本来还想汇报要把曾毅定
为省院的重点培养对象，但这话
现在没法讲了。张仁杰恭喜了
几句，就和邵海波一起上前，开
始做每天的例行检查。

仅仅一夜之间，冯玉琴的病
情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腹泻
止住了，低烧也退了，血压、心跳
等各项基本数据更是正常得不
能再正常。张仁杰此刻才敢确
认，让众多专家都束手无策的顽
症，真的被这个实习生的一剂中
药就解决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那开
错的一刀，这点张仁杰心里非常
清楚，他笑着道：“冯厅长，目前
恢复的情况非常好，再休养几
天就能痊愈了。”

冯玉琴没给张仁杰什么好
脸色，她又恢复了“铁娘子”的本
色，从住进医院的第一天，你就
是这么讲的，可结果怎么样？

她把张仁杰晾在一边，却对
曾毅道：“小曾，辛苦你了，昨晚
一夜都没合眼，现在既然没什么
大碍了，你就去休息吧。”

“那有事的话，您让人喊我，
我就在医院。”曾毅此时也确实
有些累了。他叮嘱道，“药再吃
一剂就可以了，另外饮食方面一
定要忌吃生冷，以容易消化的食
物为主。”

明日关注：一切为病人着想

我在小区门口盘了个小店。守着
好吃的，五岁的女儿很开心。那天闺蜜
来店里，高声说：“老板娘，打酱油。”我
严肃地说：“我是老板，记着。”女儿记住

了妈妈是老板。
昨天老公下班早，来店里帮忙，邻

居来拿一包盐，大声喊：“老板，结账。”
老公笑着说：“算了算了，下次一起给。”
女儿飞跑过去拿过钱，说：“爸爸是‘老
板郎’，叔叔，‘老板’做饭去了。”扭头冲
爸爸嚷：“你只是老板郎，又不是老板，
充什么老大呀。”

老 板 郎
◎杨春花

这件事算起来有20年了。那时我
读高三，和邻村的翠、艳、莉等10个女生
住一个寝室。我们是文科班，寝室10位
女生成绩都不错，很被老师和同学们看
好。没想到从高三下半年起，寝室里开
始发生一连串的蹊跷事……

首先被盗的是彭园园，那时她在宜
昌城区工作的姐姐特意请到了一位缝
纫大师，给她定做了一件黑色涤棉的背
带裤。没想到仅过一周，背带裤在晾晒
的时候不见了。彭园园心疼得直掉眼
泪，大家都觉得蹊跷，晾在寝室的衣服
不见了？究竟是谁拿走了……

第二天，同寝室的王春艳发现新买
的健美裤不见了。这下弄得大家人心
惶惶，各自加强了防备，保管好自己的
钱物。

仅过三天，又一个女生发现自己回
家才拿的50元生活费不见了，紧接着
一个女生发现自己丢了45元钱，还有
一个女生丢了一双新买的旅游鞋，基本
上每周寝室里都在丢东西。班主任韩
老师专程对此事进行了两次调查未
果。究竟是谁偷的呢？同学们开始你
猜我我猜你，当起了福尔摩斯。

一周后，大家一致认定是翠拿的，

因为和她同床的莉夜里丢了10元钱，整
夜床无动静，再者她家里非常穷，这段
时间没有借生活费。

大家不约而同地和翠疏远了，我放
月假也不和她一路回家了。翠好像很心
虚，也疏远了我们，每天独来独往。寝室
依然隔三差五地丢东西，姐妹们由小声
议论改为指桑骂槐地公开辱骂。翠的头
越埋越低，那样子仿佛麻木了……

学校加强了巡逻。一个月后，小偷终
于被抓住了，原来是校外的社会青年，她
居然有我们寝室的钥匙。翠的疑点被一
扫而光，但她依然沉默不语。出于愧疚，
一次放假回家的路上，我主动约了她，并
向她道了歉。翠全程无语，仅小声地说：

“谢谢你的坦白！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怀
疑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她。

因高考复习的紧张，大家根本就无
暇顾及此事。几个月后，高考揭榜，翠
意外落榜了。我、莉、艳等同学顺利地
盼来了通知书。大家欣喜之余，不免有
点自责，翠的成绩明显比我们强，她的
落榜或许与我们对她无端的猜忌有关。

没想到毕业至今 20 余年，我们再
也没有见过翠，也没有听说过她的消
息，翠就这样和我们失联了……

那时青春
◎周小霞

你是否觉得都市永远都充
满着躁动与喧闹，和宁静与祥和
无关？即使是黑夜，也满城灯红
酒绿；即使是公园，仍到处充斥
着叫卖之声……

那么，继续走下去吧。最好
是什么事也没有，就那么信步闲
走，慢慢地走。你会突然发现，
湛河堤上的一个石凳上，或者，
马路旁边的一个修车摊前，两个
老人映着秋日午后的阳光，摆上
一盘棋子，正专注地下着。没有
看客，车流在他们身旁不断驶
过，一个个上班族心急火燎匆匆
赶路。世界那么大，天地那么
宽，可此刻，他们的内心只有眼
前的一块，与咫尺之外的名利、
金钱、地位……统统无关。

不要以为嫩绿是农村的专
利，我到过一个绝妙的去处。一
座老式的楼前，一处不大的院子，
靠近墙角的地方，几个退休的老
人正在平整一块菜地，锄头、耙
子、铁锹……在满载电视、电话、
电脑的现代化都市里，这些原始
的东西，很快让人浮躁的心宁静
下来。随着他们一起脱下鞋子，
光着脚亲吻一下土地吧！什么都
不用刻意去做，也不用去迎合某
个人的心理，随便捏碎一个土块，
随手捡拾一块石子，你会突然感
觉嫩绿的菜苗仿佛正举着一只只
手掌把你包围。

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声音的
世界才是宁静？错了。拣个下雨
天，蒙蒙细雨或者大雨滂沱都行，

你前去湛河堤上的某一座亭子。
整个湛河一改往日的喧闹，除了
雨打树叶的声音，四下里一片寂
静。突然，你会被一声悠远的歌
声惊醒。凝神细听，是谁从秦淮
河畔摇着桨橹一路划来？又是谁
对着长城的万里青砖将满腔的泪
水哭尽？你悄悄走近，五六个退
休的老人正怀抱素琴沉浸在远
古。这里，没有领导与职员之分，
没有金钱与利益的冲突，有的，只
是一把二胡、一支横笛……不远
处，偶尔传来一两声车笛。

我总以为清闲永远属于老
人。那天，我信步走进市图书馆，
刚刚大街上的灯红酒绿、车水马
龙，也就是那么十几秒钟，世界就
突然静了下来。台阶前、地板上、
书架旁，到处是书的海洋。这儿坐
两三个，那儿聚三五人。有清纯的
少女，也有活泼的小伙；有调皮的
孩子，也有龙钟的老人……有的
倚架而站，有的盘腿而坐，有的屈
膝而蹲。或高高将书本举在头顶，
或俯首将画册捧于胸前。有个老
人，干脆带了个能折叠的小凳子，
手持放大镜，思接千古；还有个小
孩子，找个旮旯处，侧身躺在一个
书架后，遨游万里。

还有搬把椅子坐在楼前晒
太阳的那段时光，还有黎明即起
蹲在人行道上练毛笔字的那个
地方……

世界就这样静了下来，抛却
了纷争，摒除了杂念，有的，只是
静静的、静静的一颗心。

把心驶向宁静深处
◎杨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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